
人类与细菌：互相依存又不断死磕
没有细菌，人不能活；但少数“坏”菌又直接危害人的健康

细菌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很让人吃惊，组成我们每个人的细胞中十分之
九都是细菌。细菌觉得自己有资格住在人身上。它
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它们进化经历的时间是
人类的整整2000倍。它们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
次，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存活。一个人口腔里的细
菌比地球上曾经有过的人还多。它们多数是好菌，
相对而言有害菌的种类很少，但是这少数细菌导致
的破坏却是惊人的，因之而死的人数很多。

人类在战争中变得“强大”

2400年前雅典爆发鼠疫大流行，病菌通过老
鼠传播给人类，成千上万的人病死。当时一个名叫希
波克拉底的医生发现全城的人都面临死亡的威胁，

可铁匠铺的人却不得病。这个后来被称为西方医学
之父的医生判断：“高温也许能治疗该病。”随后，他
在雅典城点燃熊熊大火，不久鼠疫果然不再传播了。

从此，人们知道高温能灭菌。
同样在欧洲，鼠疫流行时，一些地中海国家为

了防止本国国民受到感染，出台了一项政策，凡是
新入该国的人必须先送往某个海岛，呆上一段时
间，如果不发病，才获准进入。这个制度有效避免了
鼠疫的传播，并一直延续至今，称为海岸检疫制度。

这说明，隔离传染源能避免细菌的传播。
1928年，人类与细菌的斗争出现了质的飞跃———

弗莱明意外地发现了青霉素。

为了生存，细菌不断求变

青霉素于1941年应用于临床治疗，正式开启
抗生素时代。

有了抗生素武器，大量细菌被杀死，人类突然
变得很“强大”。为了生存，细菌不断求变，它们每20
分钟繁殖一代，每一代细菌都寻找着对付抗生素的
方法，祈求“绝处逢生”。

果然，2年之后，新一代细菌就能分泌产生一种
酶，能水解青霉素的环状结构，使之失去抗菌活性，
这种酶被命名为青霉素酶。拥有了这种酶，细菌就对
青霉素产生了耐药性。

为了对付这种耐药性，科学家们、药品研发部
门又开始新的努力，研发出不被青霉素酶水解的新
抗生素，这就是苯唑西林、阿莫西林等对青霉素酶
稳定的抗生素。

细菌再度谋求升级……就这样，在求生的强大愿
望下，细菌找到了无数种对付抗生素的耐药办法。

不得不承认，在药物造成的生存压力之下，细
菌的表现更为优秀，它们对抗生素的适应能力似乎
渐入佳境。

超级细菌现身，抗生素告急

上世纪90年代，这场斗争的天平再次出现倾
斜，历史上第一种超级细菌出现了……超级细菌是
国外媒体为了描绘其严重性所起的一个名词。在医
学科学领域里将此称为多重耐药或泛耐药细菌，也
就是对多种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细菌。

第一种“超级细菌”叫CA-MRSA，即社区获得
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一个麻烦还没有
解决，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这就是近日报道的携带
NDM-1基因的泛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更使人不安的是，此次泛耐药菌很多都是肠杆菌
科细菌，这种细菌的分布极为普遍，人类和动物的肠
道内有着无数肠杆菌科细菌，并能引起许多常见疾
病，例如泌尿道感染、血液感染、烧伤感染和伤口感染
等。如果这些普遍存在的细菌中大部分菌株都有这种
耐药基因，其后果将非常严重。 (据《文汇报》)

对于人类和细
菌的战争，复旦大
学华山医院抗生素
研究所名誉所长汪
复教授表示：“现在
还无法判断谁胜谁
负，但在某个局部，
细菌占了上风。”

瑞金医院临床
微生物科倪语星教
授说：“人与细菌是
相互依存的关系，
应该倡导两者的和
谐相处，这样才有
可能保护抗生素、
拯救抗生素。”

人与细菌的故
事到底是怎样的
呢？汪复教授和倪
语星教授向记者详
细介绍了这段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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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M-1最先在大肠杆菌中发现。


